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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六四廿五，我們拒絕遺忘！記憶是力量，毋忘
六四，除了是要對抗極權，堅守良知，更重要
的是歷史能啟示當下，故此我們特意出版《六
四特刊》。六四至今已廿五年，對中港均有深
遠的影響，多年來大量著作、評論對六四的論
述已很豐富，我們除了重複討論歷史外，更想
重點窺探當下形勢的發展。
紀念六四，過去我們往往習慣到維園集會，然
而這種方式近年為人詬病，《解開維園燭光的
枷鎖》探討港人的六四情意結，反思維園的集
會模式。《來自本土派的聲音》，我們訪問了
尖沙咀六四集會的主辦人黃毓民，由他說一下
本土派為什麽另起爐灶。紀念六四，我們需
要博物館的傳承，今年六四永久紀念館正式開
幕，我們進去一探究竟，看一下它的設計與入
場情況。紀念六四，我們需要「在地」的聲
音，我們訪問曾經歷六四的本校訪問教授王曉
明，聽他說一下他怎樣看六四（只在印刷版刊
登）。特刊尚有一篇短篇小說，兩篇投稿，讀
者可從小說中感受六四創傷，從投稿中思考六
四背後的「美國因素」，以及何謂「國情」。
特刊文章，見識或有淺薄之處，但我們還會拿
起筆桿，只因我們希望讀者毋忘六四，反思六
四。
編者的話
　　六四這兩個數字，對港人而言注定格外沉重，它纏結著愛和恨，當
中交織著恐共的心理和愛國的情懷。開槍屠城的那天，香港主權移交的
命運已成定局，港人看清中共殘暴的面目，擔心自己有天被極權統治，
一些人從這片借來的地方再度出走，留下的，內心也刻印了對中共的恐
懼，只好力圖完善政治制度，希望被染成赤色的一天來得更晚。同時，
運動場面波瀾壯闊，身在北京的人民力抗高牆，望為國家建設民主基
石。然而，政府卻極權無情，暴力鎮壓學生，港人眼見種種，內心的民
族認同被召喚出來，熱血滿腔，因民族大義而義憤填膺。
　　當天的百萬人大遊行，建構了港人的身份，也同時注定了港人需背
負沉重的歷史包袱。二十五年後，人們縱然不願再想，卻也未敢忘懷。
日子久了，當天的一幕幕驚心動魄，漸化作心底裡一個未解的結。
　　彷彿由那天起，港人之間做了一個約定。每年到維園靜坐，點起燭
火，燭光映照的人面中，有憤怒的，有哀傷的，有感懷的。年復一年，
人們覺只要尚有一口氣，也該去點起燭光，盡量把火焰燃燒下去。總算
傳承到下一代，我們刻意提醒自己不要忘記，確實內心仍尚有一團火，
但我們有否去想，這團火該用來照亮甚麼呢？還是我們漸漸麻木，會否
有一天六四被所謂平反了，我們反而感到一點失落？ 
栽種在維園的，是自由花？還是情花？
    因為內心的情意結，港人慣性步進維園，成為了支聯會每年延續六四
晚會的養分，因為人們內心的道德感召，不用鋪天蓋地的號召，六四晚
會也得到廣泛的群眾支持，甚至成了良知之辨的最佳驗證。六四無疑是
個大是大非的命題，可卻不代表就是支聯會的專利。我們不是要成為誅
心論者，但我們也該去問，究竟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六四集會？
  從表面看來，若然莊嚴地進行默哀、鞠躬等悼念儀式，實不應責之為
行禮如儀，至於具表演性質的節目如歌唱等，可視之為牽動群眾和疏理
群眾的消極情緒，亦可視之為自我精神勝利法，在乎群眾如何看待。故
此，不論形式是陳舊或是新穎，重點是如何給形式賦予一層意義。悼念
六四的意義，又或是多年來我們選擇不去忘記的原因，乃因為事件仍啟
示著當下的我們該如何行動，若集會徒具形式而缺乏內在的精神價值，
則與紀念一個節日無異。　
　　每年到維園的人，或多或少也希望會聚手持燭光的群眾，點點燭光
相互輝映，由高空俯視，最後成為刊在報章頭版的一幀照片。適逢今年
是六四二十五周年，今年六四集會的參與人數絕不會少。可是，一場集
會決不是一個數字遊戲，不論警方有否打壓，主辦方有否誇大，重要的
是能否清晰地帶出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不然議題的動員力如何大，當
中亦可以是人云亦云，皆因人數本身說明不了甚麼。回看支聯會的四大
訴求，不論是寄望中共承認責任，或是改革政治體制，都是發自港人
內心的良好意願，希望中國自我完善，但從現實看來，今天的中國在政
治上仍然封閉，反映我們的訴求全然落空。這些口號看似是個恢宏的理
想，卻沒有提及過該如何去實踐。如果支聯會只提空泛的口號，不求實
際，留在群眾腦海的，就是一年一度的政治騷，談何為現實帶來改變？
　　離場後，我們會否感到一絲無奈唏噓。一剎熱情過後，燭火的餘溫
雖仍在，但走出維園，城市仍舊車水馬龍，眾聲喧嘩，大廈的霓虹燈仍
然光亮，彷彿甚麼也沒有發生，彷彿甚麼也沒有改變。當日，港人走上
街頭聲援，踴躍捐款支持，及後的黃雀行動也成功救出被當局通緝的學
生；到了今天，內地民權運動的空間持續收窄，每年一度隔岸呼叫哭
喪，又能帶來甚麼改變？我們或許會慶幸，今天的香港，仍舊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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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六四事件至今已歷廿五周年。每年的六月四
日，港人都風雨不改，到維園悼念當年為中國
民主捐軀的鬥士，以一點點的燭光照亮維園。
然而，今年不少「本土派」卻選擇杯葛支聯會
的集會，在尖沙咀另起爐灶，舉辦另一場「本
土形式」的六四集會。他們另行舉辦六四集會
的做法，究竟原因何在？他們又對支聯會舉辦
的六四集會有何不滿？就此事，我們訪問了主
辦人之一的黃毓民，了解他對六四集會的看
法。
 
一個和本土民主發展結合的六四集會？
 
近年香港的本土意識抬頭，「本土派」崛起，
成為香港政治上的一股新勢力。他們認為支聯
會舉辦的六四集會沒有以本土利益為依歸，
聲言要杯葛支聯會的集會。今年的六月四日，
以黃毓民為首的「本土派」將在尖沙咀另起爐
灶，舉辦另一場「本土」的六四集會。這是否
要跟支聯會作對呢？對此，黃毓民表示，另行
舉辦六四集會的目的，不是要和支聯會打對
台，而是要提供一個可以反思六四的平台。「
六四至今過了四分一個世紀，大家是時侯反思
一下每年均行禮如儀的六四集會。」他認為，
民主派每年均主導著維園六四集會，卻沒有好
好利用六四集會去爭取香港本土的民主。「他
們（以支聯會為首的泛民）口說要支援大陸的
民主，卻沒有考慮到在香港爭取民主的同時，
如何利用為中國大陸爭取民主的人或關心中國
大陸民主的人去幫助爭取香港的民主。最後這
些人，就成為了這些民主派的選舉機器。」他
認為，任何民主運動也要和本土結合，六四集
會亦然。「任何的民主運動也要植根於本土，
植根於本土的運動第一就是要抗拒任何外力的
干預包括共產黨。第二就是要以本土的利益為
第一優先。所以，民主運動必定要和本土化結
合。」他指出，今天共產黨對香港的政制發展
已是赤裸裸的干預，此時此刻有必要重新定位
六四，從而將六四集會與本土民主發展結合起
來。
支聯會六四集會不夠「反共」
 
每年六月四日的夜晚，支聯會均會在維園的高
台上率領與會人士高喊著「平反八九民運」、
「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等口
號，不過這些口號在近年卻有很大的爭議。黃
毓民認為，這些口號有值得商榷的餘地。就「
平反八九民運」而言，「平反的意思就是承認
了共產黨的合法性，希望它自我完善，自我改
正。」然而，他認為六四事件不會像南韓的「
光州事件」或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一樣，最
後由執政黨承認過失，作出道歉。他解釋，共
產黨政權是不具備合法性，假如要求共產黨平
反八九民運就等如承認了這個政權，承認了共
產黨為合法執政黨。而「結束一黨專政」這個
口號，黃毓民認為這近乎一個訴求。「是誰去
逼它結束一黨專政？還是期望像當年的戈巴喬
夫一樣自行解散共產黨呢？」他形容，這口號
就等於在求共產黨：最好你就結束一黨專政，
還政於民。但其實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故
黃毓民議員是激進民主派及本土派代表人物之一，亦是今年尖沙咀六四晚會其中一位主辦人。
主權」下絕無僅有可以自由悼念六四的地方，尚可以發表異見，向中共施
壓。確實在歷史上，香港多次擔當其對中國革命的啟蒙或支援角色。但今
天的六四集會猶如一齣每年重複的電視劇本，解散後一切如常，它的影響
還有多大呢？
「如果燭光沒燃點生活每一面　我們每年就只能在維園見」
    立足本土，是近年倡議的一個革新六四悼念的方向。本土的其中一個
面向，是當地人自行決定自身居住地的命運。事實上，「一國兩制，高度
自治」也曾是中共給港人的承諾，但今天已近成泡影。如今，中共對香港
事務的干預愈見赤裸裸，不論是在意識形態的操控，抑或是對政商體制
的衝擊。在被步步進逼的險惡形勢下，港人的爭取手段仍停留於卑恭屈膝 
，搖尾乞憐，寄望高高在上的京官能格外開恩。可悲的是，由殖民地時期
到「被回歸」，當中共經過改革開放的幻象後，在六四仍不脫其殘暴的本
質，港人仍然沒有當家作主的心理準備。六四對我們的啟示，中共就是我
們的抗爭對象，面對極權，必要丟掉不設實際的幻想，爭取最大限度的自
主和自由。
　　今天港中兩地的關係千絲萬縷，香港在現階段也不能斷絕與中國的一
切交流，獨善其身。故此本土的概念應是具有包容性的，並不是閉關排
外。港中的區隔，不是斷絕民間層面的交流活動，而應是作為一個過濾
器，防止中國的劣質價值和政權滲入香港行之有效的制度，堅守香港的核
心價值。六四是中國的一大創痕，即使是有志建設民主中國之士，也該首
先保衛香港不被融合，淪為中國的其中一個城市，這樣才能反過來影響中
國。我們該認清兩地的民主進程並不是捆綁在一起。民主中國是很多人的
心願，其與香港的民主並沒有因果或先後的關係，我們仍希望到達理想的
彼岸，但我們立足香港，眼下就是香港的民主進程。民主中國，我們當然
樂觀其成，但回看自身的條件和中國的形勢，也不該自作多情。
　　今天，我們確實還需點亮六四這點火，可是，不是身旁的人點了燈，
我們便去順手沾來一點火，我們要做的，是要燃點一把握在自己手中的火
炬，照亮眼前的黑暗。
文：查理　訪問：查理、黃浚煒、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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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這口號近乎空喊。至於「建設民主中國」，
黃毓民認為，在香港這個地方高叫建設民主中
國，是不切實際，因為根本沒有人做得到。
 
黃毓民指出，支聯會無論是行動上或是口號
上，都不敢明刀明槍的反共。他憶述，在2012
年特首選舉，梁振英當選的一刻，他曾帶領示
威人士到了中聯辦外示威，高叫「打倒共產
黨」，期間遇上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我當時
說，阿人，不如跟我一起大叫『打倒共產黨』
，他竟然反問我，為什麼要跟你叫『打倒共產
黨』？當連這個口號也不敢叫，還有什麼好
說？」黃毓民又指出，「打倒共產黨」不同於
「結束一黨專政」，前者有明顯的對抗意味，
是要推翻共產黨，能否成功是另一件事，而「
結束一黨專政」則只是一個訴求。
 
黃毓民強調，他們（即本土派）不會忘記六
四，不過要以一個本土的形式去悼念，所以他
們今年在尖沙咀舉辦一場香港人的六四集會，
而紀念六四的意義就是要反共。
 
六四集會台上的民主派曾出賣港人
 
黃毓民又表示，他決定在尖沙咀另起爐灶的另
一原因，是維園六四集會台上的民主派，在爭
取香港民主的路途上出賣了香港人。「支聯
會、民主黨、教協是三位一體，在2010年五區
公投時，他們扯我們（意指激進民主派，包括
公民黨）的後腿，還要走入中聯辦和共產黨談
判，通過了政改方案，出賣香港人。那時候開
始，我覺得由這班人主導的六四集會是不應該
去的。」對於有人指責他「搬龍門」，說他支
持過支聯會的六四集會，他回應，自己曾說過
支聯會這面旗幟是不能倒下，因為支聯會曾對
中國大陸有一個抗衡的作用，但那些民主派現
在越來越不像話，所以他們才會開始有這樣的
論述。他說，以前基於大局沒有出言批評，因
為大家可以用六四集會來向共產黨施加壓力，
但後來他發現這樣的集會是沒有用的。連西藏
人自焚也無法令這樣的政權動一點惻隱之心，
因此現在是改變六四集會的時候，並將之結合
到本土的抗爭之上。「如果共產黨打壓我們，
我們就利用群眾力量爭取百分之一百的民主，
百份之一百的言論自由」。
 
不要等待民主中國的來臨？
 
對於六四事件本身及中國的民主，黃毓民認
為，共產黨這個獨裁政權一定要推翻，六四這
筆賬一定要清算，然而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中
國則一定沒有民主。因此，黃毓民對「中國有
民主，香港才有民主」這個論述作出了批判。
「過去曾有幻想，中國有民主，香港就有民
主，但這證明了是錯的，中國一定無民主。到
中國有民主我們才去爭取民主，我們豈不是很
傻？」他說，共產黨本質毫無改變，過去廿五
年曾有多次機會去改革憲政，但實際上我們可
看到大陸完全沒有任何動機去自我完善，去促
進民主發展。
 
至於香港人應否愛國？黃毓民指出，在文化上
香港人可算是中國人，但在政治上就不是。現
時中國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騎劫了，假如要
愛國，就是愛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能愛什麼國
呢？
 
香港的民主運動應交由年青人主導
 
談到近年香港的民主運動，黃毓民認為，現在
是時候將主導權交予年青人。「現在那些民主
老人走出來說三道四，說不要得罪中央，推出
溫和政改方案。你這個政改方案通過左之後，
受影響的是我們的年青一代。下一代的事情，
當然要交由下一代去決定。」他說，現時以學
民思潮及學聯為首的學生團體，儘管在處事上
仍有不成熟之處，但民主運動也應由他們作主
導。他解釋，在佔中商討日三所決定出來的三
個政改方案中，學民思潮及學聯的政改方案得
票最高，電子公投也一定會是最高票，佔中一
定是由他們作主導。他表示，這形勢其實是很
自然的發展。他自己作為激進派的精神領袖，
成立了兩個激進派組織，也懂得急流勇退，只
會從一些新媒體渠道宣揚自己的政治理念，現
在應交由年青人來接棒，「接下來就要靠年青
人了。」
 
後記
 
筆者認為，批評支聯會，甚至聲言杯葛六四晚
會，這些說法看似大逆不道，然而，當中不少
論點卻值得我們反思。不少本土論述，確是打
破了主流對六四討論的既有框架，為近年的六
四集會添加了新視角。
 
筆者相信，讀者們都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對於
六四集會有自己一套的看法。不論讀者是否認
同黃毓民先生的言論，是否認同本土派杯葛支
聯會，也不論你選擇出席哪一個六四集會，均
要時刻反思六四集會當中蘊含的意義，不致使
六四淪為一個每年均要例行出席紀念的「節
日」。
（圖片來源：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05-20-2014/15255）
4六四二十五週年前夕，經過一輪波折，由
支聯會籌辦，位於尖沙咀的「永久六四紀
念館」終於在4月26日正式開幕。作為全
球第一家紀念「六四事件」的永久博物
館，這間「六四紀念館」很小，只有800
呎。如果不看館內的影片的話，不消半個
小時便可走完。全場大概可分為四個展
區，分別是歷史廊、影視室、中央展區及
專題展區。館內採納「迷宮」（Maze）的
設計，據署理館長林漢堅先生所言，這設
計用意在於「希望學生和公眾進入展場後
能夠和中國一起在紛亂、爭戰的價值系統
中自主解惑、找尋光明、民主的『出口』
！」
館方指出，建立「永久六四紀念館」在於
保存歷史，傳承真相，呼喚良知，平反六
四，推動對中國民主前景的反思。紀念館
嘗試做到集紀念、教育、反思及參與於一
身，使參觀者既得知歷史真相，也有感性
的回應，進而反思及參與民主運動。支聯
會副主席蔡耀昌先生期望參觀者透過紀念
館認識和感受這段歷史過後，能建立起自
己的看法；希望新一代看到中共這個錯
誤、這種殘酷及暴力後，能夠站出來「平
反六四」。
 
文、圖：穗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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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參考資料：
林漢堅，《港支聯通訊》第一零一期，《「六四紀念館」的設計及策展安排》
六四紀念館網頁（http://www.64museum.org/about64m.html#top）
藏在迷宮中的信息
一入紀念館，過了接待處，便是歷史廊的起點。歷史廊的左邊主
要展示香港及海外對六四運動的支援，例如展示了每年香港六四
燭光晚會的照片、對各異見人士、維權人士的聲援等；右邊則從
胡耀邦逝世開始說起，文字、圖片、影片三管齊下，詳細描述了
這場學運的背景和發展，當中自然不乏坦克車開進天安門廣場、
解放軍暴力鎮壓學生、學生傷亡嚴重的影片和照片。展板上還特
意加上由劉曉波等人起草的《零八憲章》的關鍵字，讓六四和當
下交織。
 
走過歷史廊，參觀者可選擇到影視室觀看影片或到中央展區參
觀。影視室內的影片是一班天安門母親的證辭，控訴當年政府的
殘忍與暴力。中央展區四周有印著北京街道及遇難者名字的展
板，中間有一個天安門廣場模型由天花倒懸而下，模型桌上一邊
放有當年的照片及報章讓參觀者「親手『揭露』真相」，另一邊
投射出清場當晚在天安門廣場的發生的「互動事件簿」，六四互
動影像。離開中央展區後有一條狹窄的道路，設計用意在於希望
參觀者親自「以身軀再體驗六四的困局，民主出路唯一的可能」
。展區出路設有圖書閣，擺放了與六四、與維權有關的書籍，還
展出了一幅經過凹凸異樣處理的天安門廣場的照片，以及民主女
神像，參觀者可與之合照。
 
平反六四，追究責任
紀念館職員指「六四紀念館」開館初期，適逢五一，大部分參觀
者都來自內地，近期就有越來越多本地人前來參觀。而據筆者在
參觀當天親身所見，確實有不少說著普通話的遊客前來。有兩位
來自四川的遊客向筆者表示希望透過參觀紀念館，了解這段歷
史，從而更加了解自己的國家。二人在參觀之前對六四的了解並
不深，其中一位現為學生的郭先生更指出是到了香港旅遊才得知
六四一事，因此他們都讃賞紀念館，認為參觀完畢後的確加深了
其對六四的認識，但期望館方可以展出更多相片或影片讓參觀者
瞭解當年的情況。二人均覺得當時的學生手無寸鐵但被軍隊武力
鎮壓很可憐，而參觀後他們更反思今日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可
惜，面對未敢正視六四這段歷史的中國政府，籠罩著他們的只有
深深的無力感。他們自感甚麼都做不了，也對中國實現民主一事
不敢抱太大希望。
 
參觀者中除了內地遊客，亦不乏外國人。一位來自日本，到香港
公幹的六十七歲的先生表示對中國六四這段歷史感到震驚，因此
希望透過參觀紀念館了解更多。參觀完畢後，他對這段血淋淋的
歷史依然感到震驚，認為中國政府必須對這場殺戮道歉，還那些
可憐的天安門母親及死去的學生一個公道。
 
一些在電視、新聞中見證八九六四的香港人也是參觀者。兩位接
近八旬的張伯伯結伴前來，表示因為關心六四，所以前來參觀以
示支持。二人對館內的資料展示十分滿意，惟對紀念館的佈局感
到混亂，認為沒有清楚劃分展區及指示不清。而作為算是見證者
的他們，除了希望平反六四，他們還怕隨著時間的流逝，會有越
來越多知道及見證這件事的人離開世界，因此十分緊張這些當年
報章、照片、影片等史料的保存，「必須要讓下一代都要知道六
四這件事」。
後記：
隱藏在尖沙咀鬧市中的六四紀念館，實在太難找了。筆者在訪問
參觀者和紀念館職員期間，發現不少人來的時候都曾迷路，筆者
自己也不例外。但是，這不要緊，重要的是參觀完後都各人有一
定的收穫：有些人加深了對「六四」的認識，有些人「平反六
四」的願望更加強烈，有些人參觀完畢後聯想至官員、媒體的今
昔對比。而筆者在紀念館約半天的時間內，除了看見大部分的參
觀者都是內地遊客之外，也看見他們有些還帶著小朋友來參觀紀
念館，長輩向孩子解說這段歷史。這種傳承真相的努力讓人感
動。歷史會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被掩蓋，所以向下一代傳承真相
是重要的。
6　　「六四？幹嘛好端端的提起這
個？」我那長期在內地生活的舅舅問
道。
　「哦，沒什麼，只是之前聽媽提起過你
當年也是其中一份子，所以有點好奇而已。
要是覺得勉強的話，不說也沒關係的。」
　　舅舅笑說：「都很久了，人老了，我都不
是記得很清楚了，我盡量吧！」
　　我納悶，舅舅的反應好像沒什麼特別，按
理說，當年有參加的人都應該忘不了那天的恐
怖景象，怎麼舅舅就一副記不清的模樣？我不
懂。
　　舅舅努力回想起那時的情況，「我記得
啊，那時我在的時候挺和平的啊，你們香港那
邊啊，把這說得太恐怖啦……」他搔了搔頭上
的白髮，從八九之後已經過了二十五個寒暑，
當年的熱血青年現在也成了白髮斑駁的中年人
了，時間饒過誰了？
　　我驚詫：「舅舅等等！和平？什麼時候六
四事件可以跟和平兩個字扯上關係啦？」
　 舅舅一臉笑的道：「就說你們香港人嘛……
明明就是一件很普通的事，硬要說到一副中國
政府會吃人的樣子，真是的，小題大做。」
　　要是中國官方說當年沒有死傷，我會相信
他們真的這樣說，畢竟維穩是他們的慣用手
段，可是連當年的參加者也是這樣說，這究竟
是怎樣一回事？
　　「沒有坦克，沒有傷者？」我問。
　　舅舅愕了一下，繼而笑得更歡了：「哪
有？那都是都市傳說，造謠而已。坦克這麼大
一輛，要真有的話我一定會看見，反正我是看
不見，連聲音都聽不到。謠言嘛，總是這樣
的，一個人傳一個人，最後整件事就恐怖起來
了……呃……傷者應該有幾個，我好像有看到
有零零星星幾個學生在吵架，最後還打起來
了，不過那不關政府的事吧？」只是，我隱約
覺得舅舅怪怪的，又說不出個所以來。
　　在我知道的六四事件裡，死傷者無數，怎
麼到了舅舅那裡，所有死的傷的全都好起來
了？「那麼，舅舅，你可以詳細點跟我說那天
的情況嗎？」
　　「想當年啊，你舅舅我也是個愛國的好
青年啊——當然現在我還是很愛國家的啊，只
是老了，不像當年了，心中有團火，相信自己
可以成為改變國家的一部份。」舅舅喝了口水
接著道：「我們當年啊一班大學生就是為了請
願才去的天安門，但去到能做什麽呢？也就喊
喊口號而已。啊，也有跟來自其他地方的夥伴
聊了起來，我還記得那時啊，有個很出色的女
生，不知她現在怎樣了。」
　　在意的事太多，只好抽重要的先問：「你
們那麼一大群人聚在天安門那邊就沒有人趕你
們離開嗎？」
　　「有是有，不過就是幾個領導下來親自勸
我們離開而已。我和我的同學算是比較早離開
的一群，因為夜深了，我們走的時候的確看到
軍方，不過也就是雙方對峙而已，軍方也就是
怕學生有激進行為而已，沒有動武啊！」
　　「那時我和我的同學剛到了廣場，那裡人
真的很多，我有一種錯覺，全中國的大學生都
聚在了那邊了。我們只得留在很後面的地方，
擠也擠不進去。」舅舅一副努力思考的樣子，
彷彿要從抽屜裡翻出些什麽，「前方的籌辦人
即使拿著揚聲器，聲音也傳不到我們那邊去，
於是他們只好派人過來了，那時來的是一個女
生，跟我差不多的年紀，走到我們那邊拿著揚
聲器說著要注意些什麽。」     
　　不知舅舅口中的女生現在怎樣了？
　　「那時是黃昏，夕陽橙得漂亮！」舅舅的
眼睛不再看著我，像是看著什麼遠方的事物似
的，「那時我和同學就坐在地上，我聽到了聲
音就抬頭看，只看見她背著光，仿佛整個人都
在發光，雖然有點誇張，但她就像是……從畫
報中走出來一般。」
　　大概年輕時所有的記憶都是經過「藝術加
工」的，在舅舅的心目中，那可能真是個從畫
中走出來的女生。
　　「她拿著揚聲器的樣子很是認真，雙眼澄
明，面對這麼多人一點怯場都沒有。我好像從
她的聲音中聽到了一種堅定和自信。」
　　「她坐了下來和我們談話。不知道是我自
作多情還是怎麼了，我總覺得和她特別的談得
來。她說她是幾個省之外來的，她還和我交換
了住址，說以後要書信來往……」
　　漸漸地，我開
始關注起了舅舅說
的這個特別的女生：
「之後呢？」
　 　 「 到 了 凌 晨 一 點 左
右，我和夥伴都得走了，
我就這樣和她分別了。我還
記得她說：『我得回到前頭去
了，我已經在這待得太久了，前
方需要我。書信聯絡，記得了。』
之後她就回到前頭去了。」舅舅的
語氣很輕。
　　我想到了很不好的結果，「那……
你們最後有用信聯絡上嗎？」舅舅搖
頭。
　　舅舅眼神閃爍，像是自己也在懷疑自己
似的：「大概是她看不上我吧！做朋友也可以
啊，真是的……」舅舅嘆氣，「對了，剛剛說
的你可別告訴舅母啊！這是你舅舅年輕時的小
秘密吧……」
　　「嗯。」我應允。
　　舅舅把手中的水杯放下，說道：「不知道
她現在過得怎樣了，應該在過著幸福的生活
吧！」語氣帶著傷感。
　　其實我隱約知道了那個女生的結局——她
在一點多的時候回到了前線，軍方在兩點鐘左
右開始「清場」，她之後再沒有回過信……我
不忍跟舅舅說我推論出來的結果。「如果她
真像舅舅你說的那麼好，那她現在一定過得不
錯」，我說。
　　可是，我分明看到了，舅舅的眼神黯然，
聽到我的話卻亮起來了，就像熄滅篝火復燃了
一般——他是明白的。
　　拜別了舅舅。我想其實舅舅也許知道那天
發生的事的，也許他知道有坦克，有死者，但
他不願相信，他寧願相信那如畫的女子只是拒
絕了他。可是有些事情不是掩蓋著就好了，就
像傷口不是用衣服蓋住就會好，不治好還是會
流膿、腐爛。總有一天，需要直面一切。
她只是看不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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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每當談及六四事件，坊間輿論勢將之與民主、
自由、人權相提並論。今天看來，六四已由歷
史意義昇華文化符號意義。六四於百姓心目
中，除了是中共肆無忌憚屠殺國民的悲痛回
憶，更為當代學生維權運動之肇端。毋忘六
四，以史為鑑事為戒；平反六四，以民為主君
為客。是故，今人詮釋六四，均以之為文化符
號意義，欲以此團結民眾，促請國家推行政治
改革；或有香港之意見領袖冀以此與中國大陸
分庭抗禮，以為深圳河以北之人民無可救藥，
故惟有各不相干，香港方可獨善其身，不為所
動。
儘管未必能夠掌握到六四當中的具體實況，以
一件歷史事件看待六四，或許反而使我們可按
圖索驥，推敲其前因後果，找出一些我們忽略
的細節。
何以本來由學生發動之愛國民主活動，最終觸
發全國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坊間流行而想當
然的解釋，便是商人、工人等人受學運的道
德感召，學生受到胡耀邦時代的新思潮薰陶，
對權力分立、人權、民主、自由趨之若騖，最
終星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然而，按見經濟
學家在六四事件發生之前，趙紫陽因當時價格
雙軌制出現官倒問題而手足無措，後來張五常
為之引見芝加哥經濟學派大師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若讀者略懂經濟學或文化研究，
均知佛氏所倡實為新自由主義，其公共服務及
資產私有化、市場化、去規管化等主張於八十
年代獲時任美國總統列根及英國首相戴卓爾夫
人青睞。深信政府干預萬惡、市場萬能論的佛
利民為趙紫陽推薦休克療法，長痛不如短痛，
來個價格闖關，結果物價飛升，為當時通脹火
上加油，使工人、商人加入當時如火如荼的學
生運動，群眾力量向中央政府施壓，民心向
背，中央為求速速了事，出兵鎮壓。從六四事
件當中，作為世界公民，我們的敵人似乎不單
止是那些自詡「進步、團結、無私」的執政集
團，還有那些煞有介事，以美輪美奐的政治口
號，包裝其貪婪霸道的「民主大國」。談新自
由主義，不得不提的是，當年美國政府以世界
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輸出新自由主義，向
拉美國家推銷新自由主義改革，甚至以之為獲
取財政援助為條件，迫使拉美諸國將其公共資
產私有化、貿易自由化，如在玻利維亞和阿根
廷，奉新自由主義為圭臬的政府，為了向世界
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會清還債務，便須將天
然氣、水電由國營轉為私營，跨國企業購之並
且獨市經營，以經濟殖民形式操縱當地社會。
每年六四將至，大堆傳媒刊物依舊充斥陳腔濫
調，維園燭光依然，中國民主卻停滯不前。白
駒過隙廿五載，六四事件的內情，至今仍未能
一錘定音。只見每年政客以此宣傳，無限上
綱，煽動群眾情緒。筆者並非以為普世價值輕
於鴻毛，然則瞥見六四對我們的意義並非如此
單一。當我們將六四純粹定性為「那些年，咱
們曾經發動過的愛國民主運動」，我們終只會
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六四亦因而漸漸失去其歷
史意義。
民
主
自
由
誠
可
貴
　
歷
史
事
實
不
可
廢
文
/
吳
若
水
排
版
/
X
Y
8全國人大委員長、港澳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早前出席港區人大代表
小組會議道，香港推行普選除了要服從「循序漸進」的大原則，還
要緊記不可將西方模式照搬，不然就會「水土不服」。
啱呀！講普選，識跟一定係跟國情。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都表明要
「拒絕浮躁和脫離國情的極端主張」，不可照搬西方那一套政治制
度。近聞國內大學有所謂「七不講」原則，大學講師、教授於課堂
中不可提及均普世價值、公民權利、中共的歷史錯誤等話題。由此
可見，中央政府堅持走中國特色政治路線，向普世說不，向罪大滔
天的外國邪惡勢力說不。
昔日中央見證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因誤中時任美國總統列根
的星球大戰陷阱，而萬劫不復，甚至後來蘇東波，最終自己都遭到
「和平演變」。中共一直引以為鑒，所以一直堅持我行我素，一邊
與西方普世價值抗衡，一邊在非洲尋找盟友，重金禮聘，收買人
心，以支持其統治模式。
事實上，其實照搬哪一套模式都是不切實際，哪管你是東方、西
方。不論是經濟、政治還是社會政策均須因地及時制宜。高官道國
情，國情是甚麼？國家的情況由誰詮釋？殆無疑問，國情往往都是
由那群不食人間煙火的高官釐定，反而不是貧苦大眾。「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惟
邦本，本固邦寧」、到明末清初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有「天下
為主，君為客」一說與約翰．洛克的政治哲學相提並論，以及孫文
臨摹林肯政治思想的三民主義，均可見中國由先秦到近代均有以民
為本傾向。時至今日，胡溫當政都有所謂新三民主義，提倡情為民
所繫、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及後習近平上任，又言權為民所
賦，可謂相當「民主」，予大眾以為他會推動政改，還政於民。誰
知，一切都只是幻象。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易中天教授曾言：「中國人愛做夢：大同夢、小
康夢和治世夢」。治世夢當中又有三夢：聖君夢、清官夢和俠客
夢。沒錯，說了那麼多，嘮嘮叨叨，都不過是夢，不過這些年也是
集體做夢而已。中國人心裏有所渴求，對於理想人格有憧憬，卻只
懂做夢，從不行動。西方理論的確不能解釋中國發生的事，按照西
方社會發展模式，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中產階級便會開始對
專制政權不滿，繼而要求統治放權，使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能
於社會實踐；但在中國那些中產階級往往是成為當政者的鷹犬，就
是帝制時的仕紳階級，統治者是一丘之貂、蛇鼠一窩。所以，革命
往往都是要由無產階級發動。與其靠那些既得利益者良心發現，何
不由自己爭取、有所行動？
六四屠城，今之人仍然哭哭啼啼，嚷著要平反六四、爭取民主云
云。無可否認，每年六四晚會均有其歷史、公民教育的意義，但從
實際成效而言，撫心自問，廿五年來的我們爭取了甚麼呢？老而不
道，總要給時間共產黨，但談長遠，我們都已經壽終正寢了。政治
乃眾人之事，生活中事皆政治，想中國民主，何不先使香港民主，
為中國各省之榜樣，以警百姓？按國情而定，大方向是對的，而國
情由誰定，似乎大家也墮進了中共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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